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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本无恩怨

□心珠漫漫

在这样一个雾霾弥漫的清晨，我领孩子
走过社区的健身广场，看到漫步机上一个
模糊的背影，跟你的样子出奇像，我知道那
绝不是你，但内心居然会有一阵儿很强的亲
切感。

说来你走了也有一年多了，对于你的离
去，我没有任何悲喜，似乎你是一个与我不相
干的人，虽然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饭好些年。

我知道，自我呱呱坠地开始，你就厌弃了
我。你一直期望一个男婴的出世，来继承你二
儿家的香火，他是你三个孩子中最记挂的人，他
本分、老实、守旧，身体不是很好。可发出那一声
尖锐啼哭的，偏偏是我。你没看我第二眼就走了，
有小半年的时间，你都不曾看我一眼。

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们都是最最对立的
亲人。吃饭时，你在饭桌的里面，我就在外围，
我们不对视、不亲近。之前是你刻意，后来变
成了我的刻意。我成长的每一步，你都见过，
却没有任何的扶持；你变老的每一步，我也都
见过，只是没有任何怜惜。就这样，年复一年。

我长大，离家，再也不与你同桌共餐，那
可真是庆幸。我不用看你那凶凶的目光，也不
用听你对家人的使唤。因为只要在你眼前，就
不能容一个闲人。不管是谁，不管他刚刚干
了多重多久的活，不管他的身体是不是舒
服，只要进入你的视线范围内，你就能给他
派个活干，哪怕仅仅给你拽拽衣服而已。这
让我十分厌恶，本来你就不曾喜欢过我，凭
什么让我给你揉肩捶背的。虽然厌恶你，却
没有一次拂你的意，爸爸说过，你做就是替
我和你妈。我不想让爸爸妈妈受累，感觉是在
孝顺父母，而不是祖母。

记忆里，你的精力总是那么旺盛，身体好
得出奇。八十几岁，依然耳聪目明，计较起
事来不亚于那些四五十岁的大妈。从来没
有想到你会离开，只不过是普通的感冒，怎
么就会卧床不起呢？只不过是卧床几天而
已，怎么就辞世了呢？

你走时，我正在月子里，没有回去奔丧。
你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在那个瘦小、精
神矍铄、事多的老太太的形象上。只是你入
葬那天，我看着时钟，想象着你入土的样
子，坟头渐渐隆起的样子。

后来回家，妈妈给我二十块钱，说这是你
给你最小的重外孙的见面礼，包括他在内，你
大大小小的重孙重外孙辈儿的孩子一共有十
七个，每个人的见面礼都是二十块。我接过
钱，内心有些愧疚和敬意，无法言说。

那些日子里，怨怼的情绪层层积累，我以
为它们无法消除。现在和家人聊天时，居然能
很随意得提起你，那些话语里已没有了那么
浓郁的怨怒；待今日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
亲切感更是无法言说。

原来他们说过的好些话都是对的，他们
说“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包括爱恨”，
他们说“血浓于水”……

在这个雾霭蒙蒙的清晨，我的心绪温
热。也许，世间本无恩怨，有的只是个人的
些许执迷。

清明之恋

□李玉华

涵玉与林风的相识可以说是缘分使
然。

有一段时间，涵玉去音乐学校上课，在公
共汽车上总能碰到一个高高帅帅的男生，后
来知道，那个男孩叫林风，就读于附近的另
一所大学。二十几岁的年龄，正是情窦初开
的季节，涵玉喜欢男孩的放荡不羁，而男孩
早早注意到了涵玉，她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已
让他追逐了很长一段时间。

学生时代的恋情，是一触即发的美丽情缘。
涵玉与林风很快陷入了爱河，校园四处留下他
们甜蜜的足迹，爱情的世界没有忧愁，只有快乐，
他们一起看夕阳西下，一起看彩霞满天。

而此时，林风的母亲知道了他们的恋爱，
坚决反对。林风父母离异，他的父亲是为了一
个学音乐的女子才离婚的，或许在他母亲眼
里，学音乐的女孩都是不可信的。而林风喜
欢涵玉的飘逸脱俗，并且深信涵玉是个善
良的姑娘，终于在又一次激烈的母子争吵
后，林风喝了酒去骑车，不幸发生了车祸，
冲动的年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那一天，正是清明！

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在组织的一次音乐
培训会上，静静的夜里，与我同宿一室的涵玉
慢慢道来，让我唏嘘伤怀！

自此，每年的清明，你都会看到一个女孩
去祭祀心中的恋人，她就是涵玉。林风走后，
涵玉曾一度痛不欲生，但生活总要继续，为了
相爱的人和爱你的人，现在的涵玉已不再是
以前的柔柔弱弱，已是一个成熟坚强的女人。
是啊，人生是条无名的河，是深是浅都要过，
人生是杯无色的酒，是甜是苦都要喝！

轻轻的你离开，就像你轻轻地走来，在这
春天的季节里，愿生命与爱同在！

写写给给天天堂堂的的爷爷爷爷
裴庆美

爷爷去世二十多年了，可每到清明，
我都会想起我亲爱的爷爷。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爷爷特别喜欢
我。爷爷冬天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揣着
我到处跑。那时候天冷，母亲就不让我起
床。爷爷说，让孩子起来吧，揣我怀里就
不冷了。爷爷说着就解开衣扣，露出热乎
乎的胸膛。我与爷爷脸对着脸，胸贴着
胸，两只小手分别放在爷爷的胳肢窝里。
爷爷用棉衣一层层把我裹好，让母亲用
绳子把我和他扎在一起。我让爷爷的肚
子鼓起个大包，爷爷像个袋鼠一样揣着
我，满村转悠。母亲说，那时候我还不会
说话，但只要一看见爷爷，可精神了，等
爷爷一揣上我，高兴得我头乱转，眼都不
够使了。

等我会跑了，会说话了，会了许多许
多本事的时候，爷爷的笑脸就深深地印
在了我脑海里。爷爷下地干活，总是带上

我。母亲怕我妨碍爷爷干活，爷爷说愿带
着我，还能帮着他干活。那时候，爷爷总
是将我放在箩筐里，背肩上。我站在箩筐
里，搂着爷爷的脖子，我的眼睛能看好远，
总是兴奋地对爷爷说：“爷爷，你看；爷爷，
你看……”爷爷就哈哈地笑，走得更快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帮爷爷干
活，我只记得，当爷爷擦着汗，看着满地
跑着拾草的我，笑得跟花儿一样。

我上学了，得了许多奖状，爷爷这时
候最喜欢坐堂屋里，望着满墙的奖状乐。
爷爷还喜欢听我念书。傍晚，做了一天农
活的爷爷，总是希望我念书给他听。当我
抑扬顿挫的童音响起，爷爷的神情无比
虔诚而肃穆。爷爷不识字，但爷爷是个对
知识无比尊重的人，在爷爷眼里，我就是
知识的化身。而爷爷却在我面前沉默了
许多，再也不给我讲他遇见鬼的故事了。

我上中学了，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一周见爷爷一次，爷爷的头发与胡子不
知什么时候开始变白了。高中三年，我一

月回家一次，一月见爷爷一次，爷爷的头
发与胡子更白了，另一明显变化是，爷爷
的腰身变驼了。

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大学了，一
年回家一次，一年见爷爷一次，爷爷更老
了，牙没了，头发也掉没了，爷爷的话，也
更少了。但我从爷爷看我的谦卑的眼神
里分明感受到，爷爷有许多话要说，只
是，我没有时间倾听。我没有想到，那就
是我见爷爷的最后一面，现在，我想听爷
爷说话，已是不能。爷爷，已经去了他的
天堂。

想来，爷爷在世的时候，喜欢揣我，
喜欢背我，喜欢看我奖状，喜欢听我念
书，爷爷那满足快乐的神情说明，我就是
爷爷的天堂啊。只是，我并没有让爷爷
享受到天堂般的幸福，就连爷爷走的
时候，我都没能送他最后一程。时至清
明，我不能给爷爷上坟，唯有遥望家
乡，对天堂里的爷爷说：爷爷，愿您在
天堂里快乐。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
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
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
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
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

“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
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
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
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
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
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
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
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
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
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
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
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
优刊登。

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
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
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
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
权，自负文责。

投 稿 邮 箱 ：q l w b j r j y @
163 .com QQ群：22971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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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首以待。
邱军 摄

前仆后继。
邱军 摄

▲自然之美。 邱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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